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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正
在
舉
行﹁
武
．
藝
．
人
生
︱

李
小
龍﹂
大
型
主
題
展
，
展
出
李
小
龍
生
前
用
過
的

近
百
件
實
物
、
拍
片
用
過
的
道
具
等
，
還
循
環
放
映

Bruce
Lee

︽
青
蜂
俠
︾
、
︽
唐
山
大
兄
︾
、
︽
猛
龍

過
江
︾
、
︽
死
亡
遊
戲
︾
、
︽
精
武
門
︾
等
精
彩
大

片
片
斷
，
觀
者
如
潮
，
大
呼
過
癮
。

展
覽
權
威
性
強
，
展
品
均
由
美
國
三
藩
市
運
來
。
李
小

龍
之
女
、
美
國
李
小
龍
基
金
會
主
席
李
香
凝
親
自
挑
選
並

提
供
。
展
廳
營
造
的
環
境
匠
心
獨
運
，
讓
人
像
是
走
進
了

李
小
龍
的﹁
武
藝
世
界﹂
。
布
展
設
計
出
自
大
師
級
專
家

之
手
，
有
香
港
著
名
電
影
美
術
總
監
張
世
宏
、
曾
為
李
小

龍
創
作
凈
空
投
影
節
目
的
著
名
動
畫
大
師
馬
富
強
等
。
參

觀
後
，
觀
眾
對
李
小
龍
短
暫
的
一
生
，
特
別
是
其
賦
予
中

國
功
夫
的
武
道
精
神
多
了
一
層
體
悟
。

參
觀
結
束
，
我
在
出
口
處
墻
壁
上
發
現
一
塊
留
言
版
，

上
面
密
密
麻
麻
掛
着
讀
者
寫
下
的
留
言
短
箋
，
讀
之
令
人

感
動
。
來
自
日
本
的N

ancy

女
士
用
中
文
寫
道
：﹁
我

是
少
女
的
時
候
，
很
多
男
同
學
模
仿
李
小
龍
。
那
些
年
，

我
真
的
不
明
白
黃
色suits

，
很
奇
怪
的
聲
音
叫
的
男
人
的
事
。
後

來
，
我
一
步
一
步
了
解
李
小
龍
先
生
人
生
的
故
事
，
越
來
越
喜
歡

他
。
其
實
我
是
一
個
普
通
的
日
本
女
人
，
但
是
很
喜
歡
香
港
和
香
港

人
。
多
謝
好
好
的
有
趣
的
展
覽
！
我
一
定
要
再
來
！
！N

ancy

上
。﹂
讀
這
段
文
字
，
我
腦
海
中
浮
現
出
山
口
百
惠
一
樣
純
情
的
日

本
少
女
形
象
，
瞬
間
又
轉
換
成
一
位
身
穿
和
服
的
日
本
婦
人
來
，
她

正
向
心
中
偶
像
傾
吐
心
曲
呢
！

一
位
參
觀
者
寫
道
：﹁
李
小
龍
，
武
術
源
於
動
與
思
，
你
掌
握
其

中
真
意
，
始
能
將
武
術
發
揚
光
大
。﹂
還
有
人
寫
道
，﹁
你
以
武
術

將
中
國
文
化
傳
播
至
全
世
界
，
令
他
們
認
識
中
國
的
另
一
面
。﹂

Jenny

和K
aren

的
留
言
充
滿
愛
國
主
義
情
懷
：﹁
李
小
龍
堪
稱
華

人
武
術
界
的
傳
奇
，
從
他
對
功
夫
的
熱
誠
真
摯
，
深
深
喚
醒
了
對
中

國
武
打
武
術
的
熱
情
，
我
作
為
中
國
人
，
深
深
以
他
為
榮
！﹂
在
密

密
匝
匝
的
留
言
中
，
近
一
半
是
用
英
語
書
寫
的
，
可
見
，
李
小
龍
不

僅
是
香
港
的
，
更
是
中
國
的
和
世
界
的
。

追
星
是
人
之
天
性
。
我
母
親
自
小
便
是
京
劇
迷
，
雖
屆
耄
耋
，
但

對
文
娛
圈
俊
男
靚
女
的
緋
聞
軼
事
無
所
不
知
。
她
告
訴
我
，﹁
在
舊

社
會
，
梅
蘭
芳
的
粉
絲
和
崇
拜
程
度
不
亞
於
今
天
。
他
從
北
平
去
上

海
或
國
外
演
出
，
粉
絲
是
包
專
列
和
坐
飛
機
去
的
，
梅
蘭
芳
走
到
哪

兒
，
戲
迷
跟
到
哪
兒
。﹂

去
年
愚
人
節
那
天
，
我
專
門
去
港
島
文
華
東
方
酒
店
門
前
的
雪
廠

街
，
見
識
張
國
榮
的
粉
絲
是
如
何
紀
念
自
己
的
偶
像
，
只
見﹁
哥

哥﹂
曾
縱
身
躍
下
的
地
方
，
化
成
一
片
白
玫
瑰
、
黃
玫
瑰
、
粉
玫
瑰

和
紅
玫
瑰
組
成
的
花
的
海
洋
。
花
束
間
無
數
的
留
言
卡
，
表
達
出
粉

絲
對
偶
像
的
懷
念
愛
戴
之
情
，
令
我
至
難
忘
。

梅
蘭
芳
、
李
小
龍
、
張
國
榮
等
巨
星
已
駕
鶴
遠
去
，
但
他
們
還
活

在
人
們
心
中
。
一
個
個
感
人
的
留
言
，
媽
媽
所
講
的
故
事
難
道
不
是

最
好
的
證
明
嗎
？
優
秀
藝
術
家
和
文
學
家
的
生
命
大
多
短
暫
，
生
前

遠
不
及
政
客
那
樣
顯
赫
一
時
，
但
身
後
殊
榮
卻
是
後
者
無
法
企
及

的
，﹁
繆
斯
女
神﹂
的
魅
力
正
在
於
此
。

李小龍的魅力

記
得
年
少
輕
狂
時
，
在
台
北
。
與
友
人
灌
盡
多

壺
花
雕
後
，
從
夜
店
出
來
，
被
風
一
吹
，
各
自
拖

着
飄
浮
的
腳
步﹁
鳥
獸
散﹂
。
剩
下
一
來
自
南
部

的
小
文
人
，
摟
着
我
似
傾
欲
倒
的
身
軀
，
噴
着
酒

氣
說
：﹁
我
們
鬥
茶
去
。﹂

鬥
茶
？
這
醉
貓
竟
在
胡
言
。
我
說
：﹁
剛
鬥
完
了

女
兒
紅
，
不
再
鬥
了
。
回
旅
舍
睡
個
不
知
人
間
何
世

去
。﹂他

把
嘴
伸
到
我
耳
邊
：﹁
真
的
是
鬥
茶
，
不
是
鬥

甚
麼
女
兒
紅
，
而
是
鬥
嬌
娃
。﹂
不
理
我
反
對
，
揚

手
呼
叫
，
計
程
車
止
跟
前
，
推
我
上
去
。
兩
人
癱
在

座
上
，
也
聽
不
清
小
文
人
在
說
甚
麼
。
俄
頃
，
車
就

停
了
，
驅
我
下
車
，
登
上
一
樓
。
一
陣
輕
音
樂
悠
然

送
耳
，
張
大
醉
目
，
但
見
燈
光
柔
暖
，
屋
內
佈
置
恍

如
進
了
舊
時
庭
院
，
穿
着
典
雅
衣
裝
的
絕
色
少
女
，

款
款
施
禮
，
輕
啟
朱
唇
，
百
般
奉
承
招
呼
。
小
文
人

說
，
要
一
亭
間
吧
。
噫
！
果
真
有
嬌
娃
，
如
何
鬥

法
？
罷
罷
，
醉
體
難
反
抗
，
就
讓
鬥
個
肢
離
吧
。

入
到
一
室
，
佈
置
簡
單
而
清
雅
，
沒
有
床
，
只
有
榻
榻
米
，
只

有
小
几
，
上
有
茶
具
，
壁
上
懸
着
一
畫
，
老
和
尚
端
坐
山
林
小
石

上
，
一
條
溪
澗
，
有
小
和
尚
正
在
泡
茶
。
我
酒
醉
仍
三
分
醒
，

噢
，
不
錯
，
這
是
個
小
小
的
茶
室
，
正
身
處
大
茶
館
之
中
。

小
文
人
在
茶
知
客
耳
中
喃
喃
，
不
久
有
兩
個
小
嬌
眉
分
別
而

至
，
啟
爐
煮
水
，
再
而
泡
茶
，
再
而
把
清
香
撲
鼻
送
至
我
們
唇

邊
。

一
茶
入
肚
，
頓
覺
清
明
，
台
灣
女
子
的
國
語
，
好
聽
到
極
，

有
膩
膩
的
尾
音
直
鑽
我
們
的
耳
膜
。﹁
好
！
鬥
茶
了
！﹂
小
文
人

敞
開
衣
領
，
露
出
似
未
經
陽
光
照
拂
的
肌
膚
。
小
美
眉
也
樂
了
，

斟
茶
滿
滿
，
小
文
人
猛
地
出
手
，
大
聲
呼
喝
，
與
小
美
眉
鬥
個
不

亦
樂
乎
。
原
來
是
猜
拳
也
。
酒
客
醉
拳
，
怎
是
對
手
？
小
文
人
拳

拳
皆
輸
，
大
敗
啟
戶
宣
洩
而
去
。
小
美
眉
轉
而
向
吾
下
戰
書
，
堂

堂
鬚
眉
，
豈
肯
認
低
威
？
結
果
又
是
捧
着
脹
脹
的
肚
子
，
敗
走
化

妝
間
，
非
上
吐
而
下
射
也
。
如
是
者
也
不
知
多
少
回
。

鬥
茶
者
，
原
來
如
此
，
只
不
過
是
鬥
酒
的
變
種
而
已
。
此
事
本

如
春
夢
無
痕
，
近
日
喜
閱
茶
書
，
於
趙
麗
娜
︽
泡
泡
文
人
泡
泡

茶
︾
內
，
竟
得
見
鬥
茶
一
事
，
始
勾
起
這
段
往
事
來
。

趙
麗
娜
筆
下
的
鬥
茶
，
於
北
宋
時
大
盛
，
如
何
鬥
法
？
如
台
北

乎
？
非
也
，﹁
北
宋
鬥
茶
就
像
是
一
齣
昆
曲
，
舞
台
就
是
廳
堂
，

地
上
鋪
一
塊
紅
方
毯
，
仿
佛
劇
中
的
境
界
。﹂
趙
麗
娜
引
唐
庚
的

︽
鬥
茶
記
︾
說
：﹁
二
三
君
子
相
與
鬥
茶
於
寄
傲
齋
，
予
為
取
龍

塘
水
為
烹
之
，
第
其
品
，
以
某
為
上
，
某
次
之
。﹂
所
謂
鬥
茶
，

原
來
如
此
。
但
煮
沸
過
程
中
，
二
三
君
子
還
要
擊
節
輪
流
唱
誦
，

而
衡
量
鬥
茶
勝
負
的
標
準
，
取
其
湯
花
是
否
色
澤
均
勻
為
準
，

﹁
湯
花
鮮
白
如
白
米
煮
成
粥
後
的
清
湯
凝
麵
，﹃
冷
麵
粥﹄
上

﹃
粥
麵
粟
紋﹄
，
是
謂
上
品
；
湯
花
散
退
，
盞
壁
留
痕
，
是﹃
雲

腳
渙
亂﹄
，
不
佳
；
湯
花
與
茶
盞
相
接
，
踏
雲
而
又
無
痕
，
是
為

上
品
。﹂

如
此
鬥
法
，
與
美
人
在
旁
煮
茶
，
美
人
成
了
拳
手
，
那
種
風

光
，
北
宋
文
人
是
萬
萬
不
及
了
。
猶
憶
翌
夜
，
小
文
人
心
中
不

忿
，
敗
北
皆
因
酒
也
；
遂
拖
我
再
上
該
茶
藝
館
，
重
點
兩
女
將
，

復
酣
鬥
一
番
。
孰
料
又
急
走
化
妝
間
數
回
。
真
瘀
事
哉
。

我們鬥茶去

有
想
過
十
三
哥
如
此
受
落
嗎
？
翻
生
南
海
十
三
郎
謝

君
豪
展
露
滿
足
的
笑
容
：﹁
從
未
，
當
年
九
三
年
，
那

只
是
劇
團
其
中
一
個
劇
目
，
想
不
到
廿
一
年
來
重
演
超

過
一
百
六
十
場
。﹂

謝
父
是
出
色
廚
師
，
君
豪
未
想
過
跟
父
入
行
，
一
向

毫
無
目
標
，
至
預
科
五
育
中
學
辦
校
內
話
劇
比
賽
，
他
被
選
當

︽
雷
雨
︾
男
主
角
，
要
拖
着
四
鳳
的
手
好
怕
羞
。
但
，
在
排
戲

途
中
發
覺
好
有Feel

，
將
平
日
不
敢
表
露
的
情
感
也
可
發
揮
出

來
。
戲
劇
之
夜
，
他
得
了
最
佳
男
主
角
獎
，
當
收
拾
細
軟
回
家

之
際
，
他
感
到
人
生
中
第
一
次
的
失
落
，﹁
如
果
有
份
工
作
天

天
排
戲
，
又
可
賺
取
生
活
的
，
那
就
太
好
了
。﹂

真
巧
，
當
年
演
藝
學
院
開
設
戲
劇
班
，
他
滿
懷
自
信
的
報

名
，
怎
料
最
終
名
落
孫
山
，
他
下
定
決
心
從
此
不
看
戲
了
。
君

豪
轉
軚
當
學
護
，﹁
我
在
聯
合
醫
院
實
習
，
男
護
士
有
氣
有
力

包
辦
一
切
擔
擔
抬
抬
，
但
，
我
不
夠
細
心
，
試
過
將
整
盤
探
熱
針
掉
到
地

上
，
又
試
過
差
點
弄
斷
伯
伯
嘴
內
的
探
熱
針
，
好
驚
險
。﹂

實
習
期
間
，
他
忍
不
住
又
進
場
看
戲
，
一
看
就
踏
上
了
快
樂
不
歸
路
。

再
報
考
演
藝
，
他
成
功
了
！
數
年
後
更
成
為
香
港
話
劇
團
的
首
席
小
生
。

小
生
遇
上
南
海
十
三
郎
，
大
家
都
愛
上
了
他
，
甚
至
南
海
人
都
視
他
為
鄉

里
。
他
的
恃
才
傲
物
、
重
情
重
義
，
一
場
接
一
場
的
欲
罷
不
能
，
劇
本
可

倒
轉
唸
出
來
。

﹁
演
員
責
任
不
許
交
行
貨
，
其
實
每
場
觀
眾
都
不
同
，
氣
氛
會
影
響
台

上
的
演
員
，
演
員
本
身
每
天
狀
態
又
不
一
樣
，
引
發
不
同
發
揮
。
最
難
忘

那
次
肚
屙
，
快
開
場
也
停
不
了
。
醫
生
來
到
後
台
，
在
我
大
腿
上
狠
狠
地

拮
了
一
針
。
嘩
，
痛
呀
！
但
止
屙
了
。
在
藥
物
揮
發
底
下
，
我
朦
朦
朧
朧

地
演
了
整
場
戲
，
至
最
後
，
十
三
郎
跌
在
台
上
死
了
，
我
虛
脫
地
望
着
天

花
的
燈
，
心
裡
叫
着
，
太
好
了
，
終
於
完
了
。﹂

十
三
郎
帶
給
君
豪
很
多
收
穫
，
包
括
九
七
年
金
像
獎
影
帝
。﹁
我
接
拍

因
為
劇
本
很
熟
，
又
可
賺
外
快﹂
。
頒
獎
禮
當
天
他
身
在
北
京
，
為
開
眼

界
，
轉
飛
台
灣
，
他
從
未
想
過
自
己
會
得
獎
。
宣
布
當
刻
，
他
呆
住
了
。

弊
，
未
有
致
謝
台
辭
，
硬
着
頭
皮
放
慢
腳
步
去
思
考
。
這
樣
的
神
態
贏
了

大
將
之
風
的
稱
許
。

○

六
年
君
豪
內
地
發
展
，
︽
長
恨
歌
︾
記
者
會
上
，
有
人
質
疑
香
港
人

如
何
演
活
地
道
的
上
海
人
，
他
回
一
句
：﹁
你
看
過
後
一
定
滿
意
。﹂
其

實
這
是
當
頭
棒
喝
。
他
立
即
要
求
住
進
上
海
民
居
，
每
天
細
味
觀
察
民

情
，
走
訪
老
街
坊
，
結
果
他
在
劇
中
的
程
先
生
似
得
一
百
分
。

今
天
他
正
綵
排
與
劉
嘉
玲
、
梁
家
輝
合
作
的
︽
杜
老
誌
︾
，
飾
演
一
位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的
股
壇
狙
擊
手
，
我
笑
言
：﹁
你
似
咩
？﹂﹁
我
一
定
似
，

因
為
有
好
劇
本
外
，
我
還
追
訪
了
不
少
當
年
的
行
內
人
，
聽
了
不
少
秘
聞
，

我
有
信
心
。﹂
劇
中
這
位﹁
周
先
生﹂
會
跟﹁
十
三
哥﹂
一
樣
地
被
觀
眾
愛

死
嗎
？﹁
我
不
會
期
望
，
因
為
演
員
有
一
代
表
作
已
屬
幸
運
。﹂

「十三哥」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某
專
欄
作
者
問
，
今
時
今
日
還
有
甚
麼
理
由
看
長
篇

小
說
。
我
覺
得
這
就
像
問
為
甚
麼
煲
韓
劇
，
為
甚
麼
打

機
和
打
麻
將
一
樣
，
答
案
就
是
老
子
喜
歡
，
毋
須
理

由
。
不
過
這
一
問
，
倒
反
映
了
坊
間
的
不
屑
，
認
為
看

長
篇
小
說
浪
費
時
間
又
跟
現
實
脫
節
。
其
實
煲
韓
劇
動

輒
用
上
幾
天
，
勞
損
眼
睛
和
腰
骨
。
至
於
打
機
打
麻
將
更
不

必
說
了
，
簡
直
是
無
止
境
耗
用
時
間
。
用
同
樣
的
時
間
精

力
，
足
可
看
完
不
少
曠
世
鉅
著
。

所
以
時
間
和
精
力
都
不
是
問
題
，
問
題
是
值
不
值
得
。
當

然
這
是
很
難
評
論
的
，
因
為
價
值
觀
是
個
人
選
擇
。
我
覺
得

看
長
篇
小
說
是
人
生
某
個
階
段
會
做
的
事
，
就
像
煲
劇
、
打

機
和
看
武
俠
小
說
︵
武
俠
小
說
跟
長
篇
小
說
是
兩
碼
子

事
︶
，
階
段
過
了
，
熱
情
冷
了
，
卻
有
無
盡
的
美
好
回
憶
，

也
總
會
有
新
一
代
人
接
棒
沉
迷
。

我
看
長
篇
小
說
的
高
峰
是
大
學
時
代
，
一
是
因
為
功
課
迫

着
看
，
二
是
因
為
住
迷
你
舍
堂
，
放
長
假
時
同
房
都
回
家

去
，
剩
我
一
個
。
那
時
無
劇
可
煲
，
最
好
就
是
看
長
篇
小

說
，
夠
厚
，
一
本
能
打
發
幾
天
。
後
來
發
覺
原
來
很
辛
苦
，

主
要
是
人
物
多
，
關
係
又
複
雜
。
我
有
個
朋
友
一
看
長
篇
小

說
，
首
先
就
畫
個
人
物
關
係
表
，
那
時
沒
有
電
腦
，
關
係
表

要
手
繪
，
非
常
費
時
，
但
見
他
手
製
的
︽
紅
樓
夢
︾
精
美
人

物
表
，
很
敬
畏
。
我
自
問
沒
那
種
能
耐
，
記
得
多
少
就
多

少
，
所
以
常
要
翻
來
覆
去
查
某
個
人
物
究
竟
是
誰
，
很
煩
惱
。

那
些
長
假
期
看
了
點
德
國
和
舊
俄
長
篇
，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
魔

山
︾
、
︽
布
登
柏
魯
克
家
族
︾
、
︽
戰
爭
與
和
平
︾
、
︽
卡
拉
瑪
佐
夫

兄
弟
︾
和
︽
罪
與
罰
︾
。
這
些
小
說
只
看
一
次
，
是
不
夠
的
，
但
那
時

年
輕
，
很
多
情
感
都
無
法
體
會
，
只
求
記
住
大
略
意
旨
，
應
付
到
功
課

和
考
試
就
算
。
雖
是
這
樣
，
冬
日
獨
自
在
冷
清
的
宿
舍
，
窩
在
床
上
看

這
堆
書
，
看
到
人
心
深
處
的
恐
懼
和
掙
扎
，
是
很
震
撼
的
經
驗
。
卷

終
，
人
會
有
種
洗
滌
過
的
感
覺
，
也
打
開
很
多
新
世
界
。
記
得
城
中
某

鉅
富
熱
心
資
助
教
育
，
卻
公
然
勸
人
不
要
看
小
說
，
謂
浪
費
時
間
；
恐

怕
也
是
香
港
這
不
知
教
育
為
何
物
的
城
市
獨
有
的
醜
態
。

為甚麼還看長篇小說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過
去
十
多
年
的
賞
櫻
經
驗
，
都
以
日
本

為
主
。
關
西
、
關
東
、
九
州
、
北
陸
、
東

北
、
北
海
道
，
無
遠
弗
屆
，
差
不
多
都
走

了
一
圈
，
還
差
冲
繩
未
去
過
，
但
也
已
預

訂
了
機
票
，
明
年
一
月
底
，
與
早
開
的
冲

繩
櫻
花
，
來
個
初
見
面
！

今
年
二
月
中
的
台
中
武
陵
農
場
賞
櫻
，
可
說

是
首
次
與
日
本
以
外
的
櫻
花
的
約
會
，
天
公
作

美
加
上
幸
運
之
神
眷
顧
，
適
其
時
地
觀
賞
到
滿

開
的
紅
粉
佳
人
與
山
櫻
，
武
陵
農
場
內
漫
山
遍

野
的
櫻
林
，
令
人
驚
喜
、
令
人
讚
嘆
。

台
灣
的
美
好
賞
櫻
經
驗
，
加
上
李
前
輩
的
口

頭
大
力
推
介
和
精
彩
照
片
實
證
，
決
定
來
一
趟

韓
國
釜
山
賞
櫻
。

釜
山
位
處
韓
國
東
南
，
與
日
本
關
西
地
區
在

差
不
多
同
一
緯
度
，
氣
候
相
若
，
櫻
訊
時
間
也
差
別
無

幾
，
正
好
是
安
排
在
日
本
賞
櫻
行
程
前
後
，
來
個
兼
遊
旅

程
，
也
好
比
對
兩
地
櫻
開
美
態
。

經
過
多
番
修
訂
，
最
後
落
實
行
程
是
先
遊
日
本
關
西
、

中
國
，
再
順
應
花
訊
，
爭
取
時
間
由
大
阪
搭
乘
航
班
，
直

飛
韓
國
釜
山
，
並
以
釜
山
為
基
地
，
以
一
日
遊
形
式
，
遊

逛
鎮
海
、
慶
州
等
韓
櫻
景
點
。

雖
然
十
多
年
前
曾
經
遊
韓
，
但
只
限
於
首
都
首
爾
，
而

且
經
驗
不
太
美
好
。
只
感
到
語
言
溝
通
是
最
大
問
題
，
英

語
、
普
通
話
都
不
太
行
得
通
，
要
學
點
韓
語
也
趕
不
及
了

吧
！唯

有
在
出
發
前
做
好
資
料
搜
集
，
酒
店
住
宿
預
訂
了
，

景
點
交
通
也
查
探
清
楚
，
還
在
網
上
預
購
火
車
票
，
最
後

的
必
殺
技
是
準
備
大
量
小
卡
片
，
把
行
程
中
要
去
的
地

點
，
翻
譯
出
中
文
、
英
文
和
韓
文
，
必
要
時
就
遞
上
小
卡

片
求
救
可
也
！

這
樣
子
的
旅
遊
經
驗
，
還
是
第
一
趟
。

遊韓新體驗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東台安豐古鎮有個下灶村甚是了得。這個村不
但是一個千年古村，村子裡至今遺存着北極殿、
藏經堂、三官殿、星月橋等古剎名寺，更有明朝
理學大家王艮的故居，勝景不凡，人文薈萃。更
令人讚歎的是下灶村有着天下雙奇。
眾所周知，白果樹（學名銀杏）是第四紀冰川
運動後遺留下來的最古老的裸子植物，被當作植
物界中的「活化石」。從栽種到結銀杏果要二十
多年，四十年後才能大量結果，因此別名「公孫
樹」，白果是銀杏的種仁，中間具小芯。而下灶
村北極殿的這株白果樹結下的白果卻是無芯的。
現場我們見到的這棵奇絕的無心白果樹，樹高20
多米，樹圍2.51米，樹齡600年，為江蘇省建設
廳一級保護名貴樹木，編號92003，雖歷經數百年
的滄桑歲月，但至今仍枝盛葉茂，鬱鬱葱葱，每
年碩果纍纍。古人曾留下「北極殿前更奇絕，剝
開果皮獨無心」的佳句。據民間流傳，這棵奇絕
的無心白果樹為元末鹽民起義梟雄張士誠所栽。
史料記載，元朝末年，朝政腐敗，民不聊生，草
埝場（原屬東台，現屬大豐）鹽民張士誠不堪鹽
官的敲詐勒索和場主的殘酷剝削，於元至正十三
年（一三五三年）與其弟張士德、鹽丁李伯升等
18人起兵反元，史稱「十八條扁擔起義」。並自
稱誠王。後朱元璋連戰成功，張士誠又借元朝的
力量與朱元璋抗衡，並進一步擴大了統治區。朱
元璋攻克蘇州後，張士誠帶着一支部隊撤退到江

北。過江後，他站立江岸，眺望江南，痛心疾
首，百般悔恨，心更不甘，立誓有朝一日，還要
反戈江南。為了日後能按原路打回，張士誠率部
北撤途中，每到一處即栽一棵俗稱長命樹的白果
樹（銀杏樹），以作路標，先後在靖江、泰興、
姜堰、海安、富安等地共栽了十二棵。一日，張
士誠一行剛剛來到安豐場的星月橋北，又得知明
軍已渡江追擊而來。此時，張士誠孤注一擲，奮
力抵抗，最終還是吃了敗仗。張士誠指着身邊僅
剩下的幾十名衛士不禁自歎道：「我張士誠大勢
已去矣！」他自然也就無心再栽樹了，但手下的
人還是為他在星月橋北首栽下了第十三棵白果
樹。據說，因張士誠無心栽此樹，故此樹長大
後，結出的果子也是無心的。後人在星月橋北
（今安豐鎮下灶村）修建了一座廟宇，將此白果
樹圍了進去，因供奉北極真武大帝，故名「北極
殿」。這便是北極殿無心白果樹的來由，歷史雖
無法考證真偽，卻為這棵古老的無心白果樹增添
了文化的韻味。
下灶村的又一傳奇便是久負盛名的大蠶豆。它
主要生長在離北極殿不遠的「御豆園」內。這種
大蠶豆可不是一般意思上的蠶豆，它土名叫「牛
腳扁」，個大飽滿，色綠皮薄，肉香鮮嫩，營養
豐富。含有大量鈣、鉀、鎂、維生素C等，氨基
酸種類較為齊全，比起一般蠶豆更含有調節大腦
和神經組織的重要成分鈣、鋅、錳、磷脂等，並

含有豐富的膽石鹼，有增強記憶力的健腦作用。
不僅是美味佳品，還是一種保健品哩。被明清兩
代奉為進貢之珍品。相傳，當年韓國鈞任江蘇省
省長時，每年麥收季節，都要派人到下灶來採購
「牛腳扁」大蠶豆，以備家常食用。1940年10
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新西軍蘇北指
揮部指揮陳毅將軍到達海安時，韓國鈞就曾用
「牛腳扁」大蠶豆招待貴賓，並且作為土特產饋
贈陳毅。後來，陳毅把這份寶貴禮物轉贈給駐地
的傷員分享，迄今傳為佳話。關於「牛腳扁」大
蠶豆也有一段歷史傳說，下灶村本來不產「牛腳
扁」大蠶豆。明朝初年，北方有一條民船路過安
豐，一時無米下鍋，就用蠶豆向下灶村的農民換
米煮飯。這種蠶豆形扁圓，大如拇指，豆身中間
略呈凹陷，形似牛腳，下灶村人就索性叫它「牛
腳扁」。後來年年播種，年年豐收。可是奇異的
是，若把「牛腳扁」易地而種，即使與下灶村只
有一埂之隔，長出的豆子卻面目全非，不是顆粒
不大，就是味道不佳。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鎮
農科站高級農藝師陳寶泉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
他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南京農業大學有個叫談振
喜的研究員曾來到這裡與他一起取下灶村和周圍
的土壤進行化驗，結果表明下灶村「御豆園」的
土壤性質與眾不同。它富含鉬肥，在這裡含量是
比較高的，呈直線上升，而相鄰的東風、九橋以
及豐西鉬的含量微乎其微，從現代科學來說，鉬
是所有豆蔻植物生長最佳元素，所以御豆園蠶豆
長得好。如今下灶貢豆雖早已得到推廣，但沒有
一處能趕得上下灶村的。也許真是這裡的土壤元
素與眾不同。
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神奇的物種傳說使下灶大蠶

豆的名氣越來越大，遠遠近近也就傳得格外神乎
其神。這也難怪，當年這裡的寺廟庵堂都競相採
用「牛腳扁」豆瓣做湯下麫，湯白如乳，其味鮮
美，風靡一時。更讓「牛腳扁」名聲大振的是，
這種大蠶豆深受當地名門望族的青睞。特別是王
艮在安豐「東淘精舍」設教時，興化的學士李春
芳曾前來求學，受業於王艮門下。每逢青蠶豆上
市的時節，他倆最喜煮來品嚐，其味鮮嫩甜淡，
清香可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李春芳當上宰
相，即把「牛腳扁」大蠶豆奉獻給皇上，受到皇
上的讚譽。從此，下灶村大蠶豆年年進貢，並指
派專門官員購運下灶的青豆和乾豆，以作御膳之
用。明清兩朝，皆相沿用此貢豆。當年的下灶村
也就順理成章成了皇上的「御豆園」了。新中國
成立後，下灶村的「牛腳扁」大蠶豆數度進入國
家農業展覽館，成為國家名優特農產品。
充滿着傳奇色彩的下灶雙奇，實乃天下雙絕！
名不虛傳啊！

下灶傳奇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常
見
到
有
關
當
局
公
報
文
本
，
分
別
有

﹁
綠
皮
書﹂
和﹁
白
皮
書﹂
。
所
謂
已
經

定
音
的
某
項
議
題
或
範
疇
，
向
外
界
闡
述

主
張
方
針
或
政
策
的
稱
之
為﹁
白
皮

書﹂
。﹁
綠
皮
書﹂
是
諮
詢
文
件
，
但

﹁
白
皮
書﹂
是
官
方
權
威
性
指
導
文
本
。

上
周
，
中
國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公

布
，
首
次
總
結
香
港
回
歸
十
七
年
的
工

作
，
最
全
面
、
完
整
、
系
統
闡
述
和
表

述
，
而
發
表
︵﹁
一
國
兩
制﹂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實
踐
︶
白
皮
書
，
十
分
權
威

性
。
頗
有
一
書
定
音
作
用
，
意
義
重
大
。

十
七
年
以
來
，
某
些
人
士
誤
解
中
央
在

﹁
一
國
兩
制﹂
的
角
色
，
誤
以
為
在
香
港

存
在﹁
剩
餘
權
力﹂
。

認
真
細
心
學
習﹁
一
國
兩
制﹂
並
全
面

準
確
理
解
和
貫
徹
基
本
法
，
香
港
才
會
穩

定
。
關
鍵
是﹁
白
皮
書﹂
內
容
，
依
據
和

行
為
權
威
說
明
：
中
央
政
府
對
香
港
有
全

面
管
治
權
，
香
港
高
度
自
治
而
中
央
有
監

管
權
，
香
港
不
存
在﹁
剩
餘
權
力﹂
。
相

信
港
人
最
耳
熟
能
詳
的
中
央
對
港
政
策
就

是﹁
五
十
年
不
變﹂
這
五
個
字
。
當
年
港

人
理
解
是
資
本
主
義
五
十
年
不
變
。
然
而

屈
指
一
算
，
回
歸
已
十
七
年
了
，
餘
下
日

子
就
只
有
三
十
三
年
了
。
而
在
白
皮
書
如
此
權
威
性
的
文

本
內
，
據
悉
有
提
及﹁
從
實
際
出
發
，
充
分
照
顧
到
香
港

某
些
區
域
的
歷
史
和
現
實
情
況
，
允
許
其
保
持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長
期
不
變
。﹂
如
此
一
來
，
如
果
沒
有
錯
誤
理
解
的

話
，
從﹁
五
十
年
不
變﹂
到
白
皮
書
使
用﹁
長
期
不
變﹂

字
眼
，
可
令
港
人
有
無
限
遐
想
和
期
待
？
五
十
年
後
香
港

仍
長
期
維
持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
竊
以
為
，
港
人
應
深
層
次

去
理
解
某
些﹁
新﹂
用
字
，
留
意
其
中
新
意
，
配
合
基
本

法
去
解
讀
中
央
白
皮
書
真
正
涵
義
。

其
實
，
每
個
國
家
的
人
民
都
有
責
任
維
護
國
家
主
權
，

也
應
支
持
政
府
依
法
施
政
。﹁
一
國
兩
制﹂
是
史
無
前
例

的
創
舉
，
香
港
基
本
法
和
中
國
憲
法
是
國
家
大
法
，
港
人

都
要
好
好
配
合
依
法
施
政
，
成
功
貫
徹
落
實﹁
一
國
兩

制﹂
。
白
皮
書
正
好
是
中
央
權
威
闡
述
主
張
政
策
方
針
，

令
港
人
能
全
面
正
確
理
解
中
央
政
策
。

我
們
應
歡
迎
白
皮
書
之
發
表
。

歡迎白皮書之發表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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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書
有
鬥
茶
一
節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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